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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分（外二首）
姚碧波

昼夜一分为二， 春色也是
以大地的名义挽留春分
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

海棠、 梨、 木兰， 花开正浓
千花万卉也争抢明媚
目光所及， 景物愈加光明

春雷还在蛰伏， 闪电也是
春雨已至， 有着丝绸的光滑
那里有我对天空的期许

归燕穿梭在堂前屋后
晨昏， 一群鸟儿在树上
歌唱生命和爱情

在溪水的流动间
时光像白云飘过山谷
汇入春天的海洋

雨 水

雨水正在来的路上
在春天的尽头， 正在往这边赶
将占领天空和大地

雨是有生命的
在天空中奔跑， 让人怦然心动
让我对雨产生无限的热爱

雨在空中飘荡， 只是个过程
最终是要落下的

就像落在水面的花， 最终随波逐流

身处雨中， 更多的不是沉浸
而是触摸到雨水的美
这包含着天空对大地的抒情

在雨中， 我不再等待
要绕过篱笆墙那样， 绕过时间的

陷阱
直抵事物的内核， 像桃子的核

清 明

黑压压的云层越来越低
低至远处的山头
一场雨， 似乎正在酝酿中

在我故乡的山头， 杂草疯长
早已掩盖了上山的小路
空旷的山野， 让一座座坟墓更显

落寞

我的祖父祖母、 曾祖父曾祖母
他们早已习惯在泥土里， 在黑暗中
等待亲人们前来祭祀， 前来祈祷

我的哀思一如吐绿的草木
满山遍野
三五声鸟啼从林间深处传来
略显凄凉
坟头上的白幡
那是连接阴阳两界的旗语

春日旷野（外二首）
张凡修

旷野因恪守颗粒而宽容
短暂无人的孤寂
敞亮的余光

———更远处
散发某种阴谋的味道
它酝酿在刚刚消退或即将涌来的

熙攘之中

紧张、 压迫、 慌
击碎也罢， 打破也罢， 更远处
有爆发的张力， 不知不觉把你弹

回去

不知不觉就达成共谋
沉睡已久的情愫被激活、 异化。

直至
同流合污

依旧是， 片段或不完整的零星
奔往。 含蓄， 不动声色
把过早聚拢的颗粒奔往更远处再

次播撒

光 线
下坠是唯一的路。 我行走
它也行走
我停留， 它也停留
身后一条黑狗叼我回家的时候
我把它拆开———线， 系紧
光， 扣留蔬菜大棚里

让光线听话， 不是件容易的事
它琐碎、 单细、 脆弱
尤其冬季落地成灰。 我知道
恰到好处的光线， 理应
不差毫厘地掌控。 那温差的升与降
全凭， 草帘子掀开铺落的分寸
理应， 不厌其烦地， 卷上卷下

有时会显得模糊和捉摸不定
它有时也会以孩童之身
撒娇、 调皮， 藏猫猫
而我， 只顾攥着一根线
原路去， 原路回。 从不计较
它有多暗， 有多明

热爱种子
从择选开始
从擦拭开始
从呵护开始

热爱种子
请让我早一天把它们投入泥土吧
唤醒惊蛰
至少要唤醒两个节气
种子从被窝里爬出来
还揉着睡眼
又钻进另一个被窝

我扯着塑料薄膜满地里跑
说出我的热爱
仅仅是
掖掖被角
挡挡寒风
叨叨细语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恨不得
种子早一天长了出息
早一天
脱离开土地

让我的热爱
抄一条近路
提早进入
一颗婴孩般的心

绿 色 的 力 量
刘笑关

小时候 ， 故乡的山总是那么青总
是那么绿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呈现出
一幅五彩缤纷的色彩。 小小的村落宛
如一条船儿飘荡在绿色的怀抱里 。 阵
阵清风摇曳着绿色的波浪轻轻地送来
一曲又一曲美妙悦耳催人奋进的绿色
原野之曲。

极目群山 ， 各种各样的树木混杂
共生， 组成一派盎然生机极富生命力
的绿色屏障， 把村落四周连绵起伏的
大小山头 ， 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 。
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树叶以特有的魅
力， 随季节的来临变换着让人意料之
外的绚丽多彩的画面。

故乡因大自然的慷慨赐予而朝气
蓬勃兴旺发达， 山林因村民的辛勤耕
耘而繁茂异常四季常青。

在我的记忆里 ， 故乡的天空总是
晴得发蓝， 空气总是沁人心脾。 葱葱
郁郁的大山脚下， 一股清澈见底甘冽
润心的绿色琼液顺着小溪永远地潺潺
地流淌着。 村落里的姑娘们常常在小
溪边上对着明镜般的溪水梳妆打扮欣
赏自己的倩影容颜。 喝着小溪水长大
的村姑们个个赛过九天仙女， 俊俏如
玉； 就是那些整天与泥巴打交道的小

伙子们也人人潇洒伟岸 ， 英勇顽强 。
只可惜陶公的 “桃花源记” 那时无缘
过目， 否则定会想入非非相信自己就
是世外之人。

其实 ， 说一千道一万 ， 故乡的美
故乡的俏， 全在于一个绿字。 绿的山
头绿的流水绿的原野， 更绿了一村人。
故乡的山上那绿色的叶片发出的沙沙
的音符是他们发自内心里甜美的鼾声；
故乡的树永远地像一层层温暖的巨大
无比的绿色绒被， 为勤劳的山民们裹
身御寒 。 那无尽的绿色林海就是山
民们赖于生存的摇篮 。 故乡的山与
林奉献给山民的是无穷的财富 。 那
取 之 不 竭 的 杉 木 、 松 木 、 杂 木 等 ，
源源不断地运往城镇 ， 换回山民们
一路春风一路歌 。 就是在六十年代
初最困难的日子里 ， 山民们也倍尝
山林的恩惠 ， 只要往山林里跑几趟 ，
保你愁着脸进山合不拢嘴回家 。 野
生的香菇 、 木耳 、 毛栗子以及那花
花绿绿的植物 ， 准能让你满载而归 。
于是 ， 从我记事起便对大山和绿树
怀有一种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 它是
乡亲们繁衍生息的命根子和奔向繁荣
富庶腾飞的金翅膀。

多年前 ， 我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
生我养我十八年的绿色故乡， 踏进了
大学校门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军训。 集
训的生活确是单调乏味的。 那雄壮高
亢的军号声， 把五湖四海素不相识的
热血青年召唤在一起； 机械似的队列
集训， 模拟似的战术演练， 加上那短
促催人的紧急哨声， 从早到晚没完没
了地重复着， 就是三餐开饭也限时限
量打仗似地狼吞虎咽， 剩下点滴时间，
几十号人窝在一个房间里待命， 日子
似乎静止似的难忍难熬。 但谁也没有
怨言谁也没有退却， 什么苦呀累呀生
活单调呀， 在彰显男子汉气概时刻简
直是小菜一碟不当回事。 心里总巴望
着有朝一日能在大学生涯中一显身手，
好让青春的烈焰燃烧发光。

于是 ， 生活中便多了一种缺憾 ；
于是， 另一种难耐的思乡之情便油然
而升； 一股浓浓的乡恋无时无刻不在
胸中激荡翻滚奔涌。 我所在的学校驻
地是省城， 每每看到周遭那清一色的
高楼大厦， 马路上黑压压的人流 、 车
辆拥拥挤挤磕磕碰碰你争我抢互不相
让的情景； 或闻到空气中那弥漫着各
种混浊气体时， 心里便产生一种压迫

感。 每逢节假日， 同学们便不约而同
相邀郊游， 换换环境 ， 看看远处的绿
水青山 ， 吸点原野的新鲜空气 ， 以
满 足 心 灵 深 处 对 大 地 绿 色 的 渴 望 。
但这种机会极少 ， 只能把渴望埋入
心里 。 但对绿色的追求竟使我如痴
如迷 ， 在一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中 ，
我终于寻到了心中的绿色 ， 当同学
们把一棵棵绿色的树苗种下时 ， 我
忽然发现 ， 我们身边也有一种很诱
人的绿 ， 这种绿虽然没有大自然植
物那样绿得深沉绿得自然 ， 但它是
有生命有活力有顽强毅力的绿 ， 它
绿得可爱 ， 绿得自豪 。 看 ， 一支新
生 队 伍 穿 橄 榄 绿 制 服 的 小 伙 子 们 ，
不也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树吗 ？ 我
们不但在为大地装点绿色 ， 只要我
们聚在一起 ， 不也是一片绿色的森
林吗 ？ 而这种绿色的森林所产生的
是无往而不前的生命力 ， 这种生命
力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 能美丽祖国
的山山水水 。 从此 ， 无论我走到哪
里 ， 只要看到这种绿 ， 心里就踏实 ，
生命里就有顽强向上的毅力。

啊 ！ 我爱故乡的绿水青山 ， 更爱
青春永不褪色的橄榄绿。

植 树
洪 虹

星期天，赵乐叫儿子开车载他到城西青松林公园走走。
知道父亲最近常往城西跑，说是去散步，儿子心里正纳闷。自己家

在城市东隅，那里也有个大公园，小桥流水绿树红花，是人们休闲健身
的好去处，为啥非要从东到西跑那大老远的地方去呢，现在甚至还要
拽上我。

儿子本想怼父亲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父亲为什么会突然
有这怪异举动呢，还是跟他走一趟，探明究竟再开导他，毕竟岁数大了，
休闲娱乐还是应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对。

到了青松林公园，走到一片竹林前，赵乐忽然站住，手指前方对儿
子说：“你看那林中小路。”

“那里有什么？”
“有清风。”
儿子顺小路深处一瞧，看到一个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女人，不禁噗嗤

一笑，逗趣道：“有个像林清风的女子，老爸可是为她而来？”
本来带儿子来的目的很明确，可听儿子这话，赵乐一时语塞，不知

如何回答。
赵乐之前几次在这里看到林清风，他总是心虚地绕道避开她，可心

里与她相关的一些事却越来越绕不开。绕着绕着，赵乐明白了绕不开的
原因与儿子有关，所以今天才叫儿子过来。可要说跟儿子有关，那又得
绕好几圈。

赵乐捋了一下思路，对儿子说：“你先听我讲一些事。”
许多年前的赵乐和林清风是两个不同科室的科长，植树节那天，领

导根据两人的居住地，就近分派他们各自负责一个地方植树。赵乐带一
队人到离家不远的城东区一个小山丘种树， 林清风带另一队人到她家
附近的城西区一片荒地种树。

单位里的赵乐是个工作责任心极强的人，但对于种树，他觉得是职
责外的事，把拿到手的树苗插进坑里，盖上土浇完水，任务就算圆满完
成了，至于树活不活长不长，那是其他部门的事，再说下一年植树节还
不知轮到谁来呢。可巧的是，连续五六年的植树节，赵乐都被派往同一
个地点植树， 去时看到的都是一片像还没被开垦过的处女地， 杂草丛
生，哪有去年新种树苗的影子。

随着城市不断往东西方向拓展， 赵乐和林清风负责植树的那两个
地方都被规划修建成市民休闲公园。这时赵乐才知道，林清风负责植树
的那片区域，已经是绿树成荫，那个公园被命名为青松林公园，市委号
召向林清风学习，市纪委还在那公园里种一片清风林。原来，每年植树
节过后，林清风经常利用下班时间去照看检查那些树苗成活情况，该浇
水的浇水，该补种的自己去联系补上。更让大家敬佩的是，她默默做着这
些事，从不张扬，直到市委发文表彰，大家才了解她的事迹，林清风也是这
时被人们叫出来的别名，她的真实姓名叫林清芬。

赵乐停顿一下，问：“你觉得现在我和林清风到自家附近这两个公园
散步的心情一样吗？”

没等儿子回答， 赵乐又顾自说：“我现在到咱家附近公园散步就觉
得心慌，浑身不自在。”

原来如此，儿子松了口气，安慰道：“您已经光荣退休，别再为以前
的事烦恼了。”

呵，绕了一圈，儿子还是不明白这事与他有啥关系，赵乐急了，对刚
提升科长的儿子说：“就这件事一直在我内心过不去。”

“老爸放心，您讲述这些事想表达的意思儿子已经明白了。”
赵乐这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春山空静
黄丹丹

少女时代 ， 因性情孤僻 ， 我得了个
“冰山” 的诨名。 出生在寿春城四月浩荡
春风里的我， 为之不悦， 暗自以 “春山”
为名， 写下许多文字。

那时候， 脑海里翻涌着奇怪的念头，
无人倾诉亦无处安放孤寂苦闷 ， 惟有读
与写安抚跌宕着重重思虑的内心 。 在网
络尚未兴起的年代 ， 我用钢笔在白色的
稿纸上写出淡蓝色的文字 ， 写完后投寄
到报刊 、 杂志与电台 。 黄昏 ， 我会守着
收音机的某个波段 ， 听一位嗓音清越的
主播 ， 朗读我写下的文字 ， 那会是我一
天中最安然的时刻 ， 听着自己的心声从
电波那头传来 ， 自己便有了双重身份 ，
不仅是投递者， 也是接纳者。

记得十七岁那年春天， 一场桃花雪骤
然来临 ， 我穿着单薄的春衫独自在雪中
踟蹰 。 在环城公园的竹林边 ， 有位黑衣
女 孩 撑 一 把 透 明 的 蓝 伞 朝 我 走 来 。
“嗨 ！” 她分明是在和我打招呼 。 我便只
好应了句： “嗨。” 她把伞伸向我， 我局
促地尽力紧缩小自己 ， 避免挨着她的手
臂。 她爽朗地笑着， 很大方地说： “我应
该没认错， 你是春山！” 我狐惑地望着她，
不知道她是从何而来的 “入侵者”。 我以
为公园的竹林， 会是一处无人地， 我是躲
避赏雪的人群特意前往这片僻静地的， 未

曾想， 却遇见了主动接近我的陌生人。 我
有一丝不悦裸露在冻得发紫的脸上。 她并
不在意我的表情， 不由分说地挽住我的胳
膊， 我随着她走出公园， 走到桐城路一家
简陋的照相馆 。 她喊出照相馆的老板 ，
让他在室外给我们拍雪景。

我在那场春雪中受了寒， 病了一场。
病愈后重回校园 ， 收到一封信 。 我打开
信 ， 有张相片滑出来 。 照片上的我穿着
一件白色的圆领毛衣和一条湛蓝色的牛
仔裤 ， 神情寥落地望向虚无处 ， 很薄的
一层雪覆在我周边的建筑上， 几不可察。
那封信里除了我的照片 ， 还有一张印着
风景画的明信片 ， 背面 ， 写着一行很好
看的字， 字下署名为 “英”。

一切如梦。 从春到夏， 再到下一个春
天 ， 我也没能遇见那个为我撑伞 ， 带我
拍照的黑衣女孩。

飞驰的时光， 将我从十字打头的青春
岁月 ， 转瞬间便载往了不惑之年 。 当年

那个敏感忧郁的女孩 ， 已被岁月篡改成
踏实理性的女子 ， 惟有读书与写作的爱
好不曾改变 。 年少时浪漫的情怀与毫无
来由的忧伤早已成为被深埋的历史 ， 彼
时的忧郁少女与现今的历经世事的中年
人， 如同别离后无法相认的血亲。

今年春天 ， 亦有春雪来袭 。 雪霁初
晴 ， 我主持了一个文学活动 ， 场景被观
众拍了照片、 小视频发布在网络。 深夜，
我 在 自 己 的 公 众 号 上 收 到 一 条 留 言 ：
“冰山已消融， 春山多胜事。” 我心骤惊，
忙回复 ： “英姐么 ？” 之所以如此笃定 ，
是有缘由的 。 多年前 ， 我到早年实习的
医院看望一位老师时 ， 老师无意中说 ，
当年我们学校的实习生 ， 有两位给她留
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我， 一个是英子。
我忙问 ， 英子是我们学校哪届的 ？ 老师
说她比我高两届 ， 后来去了英国 。 2017
年春， 我在桃花潭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时，
遇见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 我说， 当年，

他们台里有个节目， 经常播我写的文章。
主持人听罢反问我： “那个栏目的主持人
英子就是你们学校的 ， 后来出国了是
吧？” 如此说来， 在我十七岁那年将我挽
出竹林 ， 拍下雪景图并寄来明信片的
“英” 就是当年在电台担任业余节目主持
人 ， 朗诵我文章的英子咯 ？ 并且 ， 她还
是我的师姐！

公众号里， 还未等到对方回复， 我又
追加了一条留言， 是当年， “英” 在明信
片上写的那行字： “我总是相信世界上有
一个人 ， 她和我一样是个不一样的人 。”
留言发送后， 我坐在书房， 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 我翻出老照片， 也翻出了许多尘封
已久的往事， 我觅着了那个过去时光里孤
独流浪的女孩， 那个每逢过生日， 便会觉
得愈加孤独与苦闷的女孩， 我看着她， 在
每一年的生日， 用一支崭新的口红在镜子
上写满字……

直到此刻， 在我留言发出六天后， 我
还没有收到她的回复。 我点开公众号里关
注我的人的信息， 我笃定是 “英” 的这位
关注者 ， 头像是一张写满字的镜子的图
片。 她就是那个在镜子前写字的人， 即便
隐而未见 ， 我也确信 。 因为 ， 我也相信
“世界上有一个人， 她和我一样是个不一
样的人”。

顶好的春意
郭华悦

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 ， 一群人在荷塘
中， 荡舟赏春。 一池荷叶， 翩翩飞蝶， 好不
惬意！ 行至荷深处， 划桨的老周感叹道， 人
生呀 ， 就该这样 ， 像眼前这春光 ， 不冷不
热。 顶好顶好的东西， 都是微寒中， 带着那
么一股暖意。 就好像， 咱们这些人。

这话， 说得一船的人， 个个龇牙咧嘴，
呵呵直笑。

谁的人生里， 没有几个旧时光里走出来
的旧相识？ 年少时， 心门敞开， 接纳彼此。
后来， 天南地北， 天各一方。 关系， 看似越
来越淡 ， 联系也日渐稀薄 。 但只要一个照
面， 就能让熟悉的感觉， 涌上心头， 重新将
两人拉回旧时光里。

就像我们这群人。 年轻时， 挺黏糊。 走
到哪儿， 都是一群人呼呼喝喝。 后来， 岁数
渐长， 各自有了小家庭。 于是， 渐渐各走各
路 。 但每次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 ， 言谈之
间， 个个脸上都是春风弥漫， 暖意浓浓。

这样的关系， 像极了春天。 或许， 正如
老周所言， 顶好顶好的东西， 不管人或事，

总是带着一股春意。 不冷不热， 不寒不暑。
明面上， 看似疏远了， 实则在岁月这张滤网
中， 滤去了浮华， 沉淀了情谊。

顶好顶好的春意 ， 不仅在于人与人之
间， 也在于过日子之中。

一个人， 如果在一件事上， 短时间内倾
注了大量的热情， 结果多半是虎头蛇尾。 过
犹不及 ， 这话不假 。 过了 ， 反倒让眼前的
事， 成了负担， 而失去了乐趣。 于是， 到了
最后， 兴味索然， 渐行渐远。

反倒是那些 ， 把兴趣当成春天一样的
人， 看似不远不近， 不冷不热， 但总能在看
起来冷淡的表象下， 保持着一颗不舍不弃的
心 。 这样的心 ， 就像春天的风 ， 虽犹带寒
意， 却有着春暖花开的魔力。 拂过之处， 遍
地开花。

人与事， 就该有着这么一颗容纳春意的
心。 不黏糊， 不冷， 也不热， 但在删繁就简
中， 春意浓浓， 透着一股舒朗清爽的气息，
于天高云淡中， 与春同行。 这就像一个人，
心怀暖春， 足迹过后， 春暖花开。

湖中曲 杨祚旺 摄

山高云淡 田 刚 摄


